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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仲教授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
,

著述宏富
,

而对一条鞭法的历史
,

发前人所未发
,

斐声

国际 , 在历史研究上
,

为应用数字统计奠下基础
,

威功尤大
。

自1洲 9年回中山大学任教后
,

对青年循循善导
,

·

至今岭南桃李成林
,

影响深远
。

现在中山大学对他举行纪念
,

关于他的巨

大贡献
,

`

已有同志详述
,

我在这里只说说他对我的帮助和我对他的体会
。

一九三四年
,

我和梁方仲教授同编 《史学》 副刊
,

一九三六年我兼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

科学研究所工作
,

一九三七年秋
,

`

我转入社会科学研究所
,

与方仲共事前后十四年
,

风雨同

窗
,

共同研讨
。

,

方仲同我论过通人
。

他说
: “

专家多有
,

通人难求
。 ”

我说
: “
梁启超是个通人

,

人们都

可惜他不曾写下一部中国通史
。 ”

方仲说
: “

陶孟和先生也是个通人
,

当今还想 不 出第 二

个
。 爪

陶孟和先生专攻社会学
,

他双经济学
、

政治学
、

历史学
、

地理学以至地质学
、

天 文 学

无不通晓
。

但我还不知道他也很熟悉文学
。

有一次夏夜乘凉
,

闲谈中
,

他间我近 来 看 什么

书
,

我说正看哈代 荤Tho m aS H ar dy) 的 《苔丝姑娘》 他听我说看哈代著作
、
就给我说了一

番哈代的历史
、

创作经过和其成就
,

’

我以前觉得哈代小说布局十分匀整
,

与其他作家不同
,

到听了孟和先生说他做过建筑师助手
,

才理解哈伟是把建筑艺术用到文学创作来
。 ”

方仲说

孟和先生是通人
,

我认为是知言
、

梁方仲教授在陶孟和先生创办社会调查所时就来工作
。

他专攻经济学
,

而博学多能
,

是

陶孟和先生培养出李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
,

也正是一位难得的通人
。

我研究文史
,

他就

经常帮助我
。

我研究过清末作家吴沃尧代表作 《九命奇冤》
。

这部小说的本事是清乾隆二年 ( 1 7 3 7)

广东一件大命案
。

这个本事
,

·

见于六十年后
,

根据传说来写的欧苏 《霭楼逸志》 卷五 《云开

雪恨》 篇中
。

经我稽考
,

多与更事不合
。

方仲是番禺的世族 : 他的家乡
,

正是这件大命案产生

的番禺县的黄浦乡
。

我因向他请教
。

他说
: “

这件大命案流传下来的口碑
,

.

而今还是有的
。 ·

现

在番禺县属有些地方
,

、

梁
、
凌还是不通婚

,

据说其起因便是由于这件大命案
。

但却不是处处

都是这样
, 一

如我的高祖便娶番禺县深讲乡凌氏太夫人
,

又我的六世祖也娶凌氏尸后来我在同
治 《番禺县志分卷五十四杂记里看到一条记载

,

这条记载是替凌贵卿辨诬的
,

其全文如下
:

世传梁天来七尸八命事
,

皆垢罪于凌贵卿
,

而苏古济 (洱 )赠贵卿子汉亭诗日
: “

九疑风

雨暗崎岖
,

八节波涛险有余
,

世路合裁招 隐赋
,

俗情催广绝交书
,

传闻入市人成虎
,

亲见张
.

_
弧鬼满车

,

旧约祸耕堂愿绮
,

平田龟诉又何如 l
”

凌后人名扬稗有答黄香石书
,

辩此事之
’

诬尤详
。

·

这一条记载注明
“
据 《粤小记》

,

采访册参修
。 ”

我又向方仲请教
,

他说
:

·

“
这条短短的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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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

是很值得重视的
,

从其中已经看出这个传之民间见之著作的 《九命奇冤》 本事的核心
,

所说的黄香石
,

有诗名
,

,

世称与谭康侯农部
、

张南山太守为粤东三子
,

即先祖母周太夫人的

外祖交
。

凌氏既有后人给他们的先人辨诬
,

则凌贵卿之为实有其人可知
;
再从另一方而看

,

七尸八命这一件大命案
,

为实有其事可知
,

梁天来之为实有其人又句知
。

问 题 只 在于世传

梁天来七尸八命事为凌贵卿所为
,

而 凌 子 汉亭有友名苏洱者为其赋诗叹人情的险恶
,

对此

事极力认为是被人陷害的
,

凌后人复有辨诬之举
,

目前文献不足征
,

则我们对这一件大命案

的案情之是非曲直
,

自应 以疑传疑为是
。 ”

方仲对问题判断的敏锐
,

治学精神的谨严于此可

见
。

方仲不仅指点了我
,

他还牢牢地把这问题记在心里
。

那时社会调查所在故宫博物院和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两处所藏清代档案发掘经济史料
,

每天有几十个人员长期工作
,

方仲与汤

象龙教授领 导这个工作
,

他们也亲 自来发掘
。

大约两年之后
,

有一 天
,

我正在北大文科研究

所考古室量拓本
,

突然
,

方仲急速地把门推开
,

满脸喜色
,

原来他已在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

室档案里给我找到了两件 《九命奇冤 》 凶犯穿腮七的档案了 ! 一件是乾隆二年 ( 17 3 7年 ) 六

月二十二日署座广东巡抚鄂弥达的题本
,

一件是乾隆二年十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徐本的题本
。

这两件题本
,

都是奏陈审结广州府南海县强盗穿腮七打劫顺德县江乡民蔡绘群案而旁及打劫

梁天来家烟死多命等案事的
。

据这两件题本
,
可以证实 《九命奇冤》 所根据的梁天来兄弟家

大命案的事是确实有的
。

打劫梁家的凶犯为强盗穿腮七等
,

强盗行凶是用火熏攻
,

致烟死多

命
,

都是确有其事的
。

并且据鄂弥达题本
,

知穿腮七放火烟死梁天来家人多命一案
,

经鄂弥

达亲自
“
审拟斩泉刺字

,

现在另疏具题
” 。

只要鄂弥达这封题本尚存
,

总会有一天发现
,

可

以看见全部案情的
。

当时我把这两件档案在 《史学苏上刊 出
。

几十年来
,

研究到 《 九命 奇

冤》 的人们
,

都引以为据
,

这是梁方仲教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搜查山来的
,

清毋忘他的辛

劳
。

方仲一生
,

帮助朋友
,

帮助学生做研究工作都是这样
。

方仲对我研究工作帮助最大的是我改变纪传体为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
。

我于四十年代

用 旧史纪传体写成一部 《太平天国史稿》
,

纪传体用本纪记君主统治事迹
,

用表驾驭复杂繁

浩的史事
,

用志详记政制
,

用列传记人物
。

这类体裁
,

以 “
类别区分

” 为原则
,

其优点是使

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和寻求方便
。

但缺点是记事分散
,

大纲要领
、

观者茫然
,

尤其是

以人物为本位
,

宣扬
’

君主统治
,

宣扬将相业绩
,

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都用这种体裁
,

为封

建主义服务
。

我从一九五一年夏起
,

经过艰苦的探索
,

随着一步步地深入的认识
,

不断地改
,

直到一九八四年
,

才改成为丫个以多种体裁组合而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
。

我增加
“
叙

纪 ”

,
`

以概括全书
,

另立
“ 纪年

” ,

专记大事
,

取消了宣扬君主统治具有浓重封建性的
“
本

,

把以本纪
、

表
、

志
、

列传组成的以人物为本拉的纪传体 旧体裁
,

改为以叙论
、

纪年
、

变论

表
、

志
、

传组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
,

根本改变了纪传体的性质
。

在这个探索过程当中
,

最

困难的是如何取消纪传体的浓重封建性与偏于记述人物
,

突出个人
,

掩蔽人民群众这两项太

弊病
,

我对此苦思了多年
,

想不到办法
。

那是一九六O 年前后的一个秋天深夜
,

方仲路过南

京
,

·

我们分别已经十多年了
,

他来家匆匆一见
,

我就把我的困难告知他
。

他毫不迟疑
,

立刻

说
: “

问题从洪秀全来
,

解铃还须系铃人
,

就要从洪秀全去下手解决问题
。 ”

他一句话提醒

了我
。

我送他走后
,

在星光暗淡的庭院徘徊
,

一边思考
。

我想
:

将洪秀全
、

洪天贵福移入列

传部分
,

把本纪取消
,

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吗 ? 但本纪
“
系日月以成岁时

,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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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上 以显国统
” ,

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
。

尊君盘一面封建槽粕固然必须剔除
,

撰史

首重纪时
,

.

编年这二面却如何处理呢 ?
`

我走回工作室
,

伏案思索
.

,

想了一回
,

起来在书架上

抽了儿
,

部书来查
,

最后想通了
,

决定取消本纪
,

改为专记国家大事的编年
,

采用中国古史的

称谓
,

称为
“ 纪年

” 。

这样
,

取消了本纪
,

改为
“ 纪年

” ,

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封 建性 消 除

了
。

、

以前
,

纪传体以本纪
、

表
、

志
、

列传组成
,

记人物的本纪
、

列传占了全书四 分 之 二
,

表
、

志只居于从属地位
,

现在
,

改为以叙论
、

纪年
、

表
、

志
、

传五部分组成
,

传只 占全书五

分之一
,

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
J

比质改变了
。

苦思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
,

得到方仲

指点迷津
,

一旦解决了
, ① 这个综合体史书新体裁

,

如呆经过今后史家的试用而得到认可
,

那是在中国一大贡献
,

都出于方仲的识见宏通
。

、

方仲不仅学识过人
,

他还是个一丝不苟的谨严学者
。

一九三八年夏天
,

当时前中央研究

院社会研究所迁在广西阳朔
,

我写成了 《湘军新志》
,

请他给我看看
。

其中引有清道光时人

桐城派大家梅曾亮 《上方尚书》 信中的一段话
,

初时标点如下
:

窃念国家炽昌熙洽
,

无鸡鸣狗吠之警
,

一百七十年于今
。

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
, ,

,

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
,

大小省督
、

抚开府持节之束
,

畏惧凛凛
,

殿陛若咫尺
。

其符檄下

所属吏
,

递相役使
,

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
,

非从中复者
,

虽小吏毫发事
,

无所奉行
。

,

事
,

权之一
,

纲纪之肃
,

推校往古
,

无有伦比
。

方仲看了
,

指出
“
其符檄下所属吏

,

递相役使
,

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
,

非从中复者
,

虽小吏

毫发事
,

无所奉行
”

·

这句话标点有问题
。

我问他间题在什么地方
,

请他改
,

他却说不出来
。

当时心理研究所也 同迁 阳朔
,

唐擎黄 (城 ) 先生在心理研究所
,

他是位心理学专家
,

又精通

国学
,

曾有甲学专著出版
,

他还是方仲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
,

于是我们两人就同往求教
。

他

看了我的稿
,

放了下来
,

想了一想
,

又拿起来再看一遍
,

他说
: “

这个句子所 以看起来不很

清楚
,

那是 因为在
`
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

, 下用了逗号
,

如果改用分号就清楚了
。 ” 我们照

他的指点去改
,

果然如此
。

这个故事
,

表明方仲做学问一丝不苟
,

连 一个逗号与分号之间的

小小差池都不肯放过
,

他 自己要求严
,

对朋友也同样要求严
。

方仲破重友谊
,

他遗嘱他的著作出
L

版都送老朋友一部
。

我承他的儿子梁承邺同志送了他

的大著 《中国历代户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

《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 等书
,

我珍藏了起来
。

我

珍惜我们的友谊
,

我珍惜他的心血结晶
。

这些心血结晶
,

也将为千秋后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

学者所共同珍惜 l

① 详见罗尔纲
: 《决对绿合沐史书体裁为深素》 ,

载 《历史研究》 1 9 8 7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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